
七点吃饭，八点出发，九点上班，六点下班。

听上去是不是跟普通人的作息一样？不过这里说的时间，都是晚上，下班已是第二天的凌晨六点了。

“我这份工作跟别人没什么大的区别啊，晚上上班还好点儿呢。”王贵（化名）是这么想的。

他所在的公司专门做杭州餐饮行业油烟管道清洗，这份工作被戏称为是“油水最多的工作”。

前几天一个夜晚，我和他们一起出工，记录下了他们的日常。

当晚有工人请假，江老板自己开车，载着王贵和黄林。一开始他们死活不让我搭车，说工作车脏，但

我坚持要一起走。

看到我跳上车毫不介意地坐下来跟他们聊天，他们这才松了口气。

从夜晚到天亮，在油烟管道里忙忙碌碌

做着“油水最多的工作”
钻烟道的王贵想在杭州娶个媳妇

从夜晚到天亮，在油烟管道里忙忙碌碌

做着“油水最多的工作”
钻烟道的王贵想在杭州娶个媳妇
本报记者 陈蕾本报记者 陈蕾

21：00

晚上 9 点，面包车停在杭州平海路一家饭店门

口。王贵和黄林从车上拿下板车、铁桶、工具包等，我

和江老板从侧门走进后厨。厨师长见到江老板就打招

呼，他俩一边聊着，一边去查看开水机、配电箱。

晚上10点饭店打烊，员工走后他们才能开始清

洗。趁两位清洗师傅换衣服，我问江老板，“10点才

开始，为什么这么早过来？”

“餐厅的烟道出口在酒店的楼顶，顶上的净化器

也要洗，我要去酒店里面交接一下。”他说，正常情况

下，每个月都来洗一次，除非是疫情等特殊原因。

店里还有客人边吃边聊，后厨已经停工了，一

口口锅都倒扣在灶头上。师傅们用黑色垃圾袋把

后厨的重要部位一一覆盖。发现后厨的操作台上

还有剩菜剩饭，江老板找出保鲜膜给包上了。

热水机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出热水，他们用大桶

接了热水，再倒到地上的方形钢桶里，倒入清洁液。

餐馆的烟道每个月都要清洗一次餐馆的烟道每个月都要清洗一次

晚10点后，店里员工陆续离开。

王贵戴好帽子，扎好头灯，戴上手套，把清洗用

的毛巾和铲刀等工具塞进管道，踩着操作台，攀着蒸

烤箱，一下就蹿了上去，往烟道里钻。

这么小的口子，能爬进去，也真是高难度操作了。

这么一想，王贵的瘦小个子算是职业优势，如果

是手长脚长的大个子，可能在烟道里还转不过身来。

“江老板你也爬进去洗过管道？”我问。

“那当然，创业开始，不得什么都自己动手做？”

江老板说，“再说，我不做，怎么去培训他们呢？”

个子瘦小更方便爬烟道个子瘦小更方便爬烟道

江老板动手刷洗拆下来的挡火板。

后厨回荡着“咚咚”的撞击声，沉闷而悠远，还有

“呲呲”的金属刮擦声。这是王贵在烟道里忙碌的声

音。

二十多米长的烟道上有几个出口，大约第三个

烟道口时不时晃过亮光，那是王贵的头灯在闪。

走到这个烟道口下面，偶尔能看到铲刀在铲烟

道壁上的油烟层。

江老板把一个塑料桶套了两层黑色垃圾袋，放

在这个烟道口下面的灶台上。

他告诉我，王贵随身带的那个盒子是装废液

的。王贵先用铲刀把废油铲下，再用热毛巾擦洗管

道，垃圾盒装满了就从烟道口倒出来，这段烟道不洗

完他不会出来的。

一会儿工夫，就看见废液从烟道口倾倒出来，先

是黄的，再是黑的，还有大块大块的黑色污物掉下来

⋯⋯很快一个垃圾桶就装满了。

黄林从明档那边爬出来了，我一看他全身的工

作服颜色都深了一些，手一摸，已经湿透了。

“有衣服换吗？”“不用。”

江老板看了看工作进度，“今天怕是到凌晨两三

点不够啊，可能要干到五点多了。”

一个小时就湿透的工作服，要穿到天亮

王贵还在后厨的烟道里刮、洗、擦，黄林已经把

明档这里清洗好了，江老板也把挡火板都刷洗干净

了。

“走，我们去楼顶。”

餐馆的烟道沿着外墙直达楼顶，出口装着油烟

净化器。

打开烟道的口子，黄林把净化器一个个搬出来，

放在旁边的空地上。

这个楼离西湖边很近。

灯光摇曳之间，我看到放置净化器架子的底部，

也已经积了一层又黄又黑的废油。我数了数，共 12

个净化器。

“这个投入怎么也得十几万元，都是成本啊。餐

馆开在西湖边，这里的环保要求格外高。”江老板说。

打开楼顶烟道的口子，藏着12个油烟净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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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林把楼顶的烟道口初步清洗了一下，我们再

下楼，把大钢桶拎到楼顶准备清洗净化器。

看师傅们这么辛苦，我忍不住问：“啥时候能用

上机器人啊？现在好多领域不是已经可以用机器人

了么。”

江老板笑了，“我们也出去学习过，外国的管道

大而完整，都是标准化的，西餐的油烟也少，可以用

机器人；我们这边的饭店，你看，管道什么尺寸都有，

然后还是一节节接起来的，主要还得靠人力操作，爬

进去，铲刀铲，再清洗。”

江老板说他们是个佛系小公司，“我们总共就十

来个人，守着老客户做好自己的本分，保证质量最重

要。”

江老板曾经是大学老师，创业之后也曾从事企

业管理方面的专业培训：“其实这几年在疫情中我们

也挺难的，要多谢这些老客户、老员工。”

清洗机器人还是个遥远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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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晚忙碌到天色大亮，我看到，他

们洗出来整整五大桶废液，带来的垃圾

桶都不够用了。除了油烟管道，他们还

把灶头、锅底、不锈钢的壁板都刷得干净

锃亮。

师傅们在店里不喝水也不吃东西，

甚至身上的油烟污垢也只能用毛巾擦

擦，回去再洗。

整个晚上，我听到江老板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是：“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辛

苦。”

我本来认真记下了三位师傅的名

字，只可惜他们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用化

名：江老板，40 岁，海宁人；员工王贵，

37 岁，山西人，单身；员工黄林，36 岁，

江西人，已婚。

王贵手腕上有些烫伤的痕迹，他说

是自己操作的时候不小心弄的，不少同

事的手上也有伤痕：“管道有各种各样

的，粗的、细的、一节节接起来的，能爬进

去我肯定要爬进去，去了肯定要给人家

弄干净的。”

“热是肯定热的，脏也肯定是脏的，

怎么说呢，工作就是这样。”黄林说，老板

夫妻对员工一直都不错，“公司宿舍是一

人一间的。”

两位师傅都推辞自己“不会说话”，

总之，他们愿意做到现在，说明在辛苦的

同时，对这份工作的收入还是比较认可

的。

37 岁的王贵有点害羞地说，他还是

单身，很希望能够在杭州这样一个温暖

包容的城市，在他工作生活的第二故乡，

找到自己的姻缘。

杭州是第二故乡
想在这里成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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